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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营南路上的新华苑，距离“宇宙中心”

前滩的直线距离只有 1 公里，却有如“世界

的尽头”。

西营南路到了这里就成了断头路。

进小区走到底，是笔笔直的川杨河。那是

上世纪 70年代末开挖的人工河，河对岸就是

上南地区了。

河里停泊着好几艘驳船，船家正在休憩，

一派郊野气息。很难想象，这里地处魔都的中

环内。

小区是 2000 年前后建成的，一条主干

道，两旁是一排排六层楼的板式楼房。

道路虽然宽阔，走在小区里却有着堪比

走进弄堂的局促感。

因为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原拆原建”的

本地人，是从生产大队时期就互相认识的乡

邻。

他们喜欢聚在主干道旁的空地上聊天，

少则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浩浩荡荡，热热

闹闹。

闯入这样的熟人社会，再加上几家房产

中介的小哥虎视眈眈，让人有无所遁形之感。

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手里已经多了几张

中介小哥塞过来的广告单。这里主打 70多平

的两房和 80多平的三房，单价在 8万上下。

“倷来买房子啊？”看到我们手里的广告

单，一位面色红润、正在闲聊的阿姨问。

“这里房型蛮好的，灶头间、卫生间、房间

都亮的。”阿姨义务为中介小哥做起了推销。

“这里房价要 8000 （一平方） 了，

7500-8000 了。”旁边一位短发的瘦阿姨慢

悠悠地接话说，口气很笃定的样子。

我们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是红

润阿姨一语惊醒梦中人：“万数（开）头了！

一平方现在要万数头了！”

“伲迭哒（我们这里）要万数头啦？”瘦

阿姨用本地话跟同伴确认说，有些不好意思

地笑了。

她手里拎一个钩针编织的小钱袋，里面

装着下午搓麻将用的零钱，那是她每天生活

的小世界。

上海人向来关心的房价问题，似乎与她

无关，大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

跟我们聊天的时候，阿姨们说一口带本

地口音的上海话。怕我们听不懂，有时候又在

话语里夹杂些普通话。

本地阿姨的热情，并不带着要在攀谈中

把你的身世家底摸个一清二楚的好奇心，而

是天然质朴，毫无戒备，有着一上来就把你当

作自家人的敞开。

闲聊了二十多分钟，两位阿姨已经纷纷

表示：“跟这两个小姑娘做邻居蛮好的。真呃

呀，小姑娘蛮客气呃！

“快点买！买了格块头（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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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从行政归属和房产板块的角度来

看，新华苑所处的位置在三林东。不过从自我

认同上，这里的居民会把自己“细分”为杨思

人。

毕竟，杨思被三林“吃脱”（划拨给三

林）是近二十年的事。

“三林老早是上海县的，跟梅陇、莘庄是

一道的。杨思老早是川沙县的，跟洋泾、高桥

一道。”路边闲聊人的中，一位穿白色 Polo

衫的文气爷叔告诉我们，“阿拉小辰光，此地

叫杨思乡。”

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杨思曾先后划归川

沙县、南市区，1993 年划入浦东新区，2000

年与三林镇合并，成立了新的三林镇。

在“原拆原建”盖起板楼之前，新华苑这

一片是农民的私房，其中甚至有绞圈房。

“阿拉老早绞圈房子不要太赞喔！”旁边

的阿姨附和说。

所谓绞圈房，是上海本地一种独特的传

统民居，正屋、厢房、门房等首尾相连形成回

字形。

“老祖宗传下来的。”文气爷叔介绍说，

“一个大绞圈，里面有两个大天井。最大的一

个宅子有 36间房。”

过去，杨思是蔬菜之乡，盛产刀豆、西红

柿、乳瓜等等。

“我们当地的珍珠米（玉米）也挺好吃

的，比崇明的还好吃。”文气爷叔补充说。“锅

子里一烧，全是很浓的香味。”

浦东开发后，杨思是最先城市化的乡镇

之一。

这里的地址从“川沙县杨思乡耀华大队

第×生产队×家宅×号”，变成了带有都市意
味的“西营南路 6弄、11弄新华苑”。

周围的农田消失了，纷纷盖起了商品房。

在文气爷叔看来，本地人和搬来这里住

的上海人“完全两样”。

他这样解释两者的差别：“上海市区的人

海纳百川；我们本地人土生土长，根在这

里。”

“我们楼里也有上海人买房子过来的，

（他们跟我们）不搭界的。”他说。

“上海人最多点点头，打个招呼。我们本

地人家家都要串门的。本地人的特色就是拉

拉家常。”

搬进新房后，原本跟八仙桌搭配的长凳

没了用武之地，成了小区空地上的公共长椅。

晚上人散去后，居民们喜欢把长凳架在

树上。

爷叔瞥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这个长

凳是枣树做的，大概有 100年了吧。”

作为本地人，这里的阿姨爷叔保持着对

于野生食物的热爱。

傍晚的时候我们经过一个门洞，看到十

几个阿姨爷叔喜气洋洋地齐齐坐在小板凳

上。

一问，是在剥茭白。

这可不是普通的茭白，而是长在江边的

野生茭白。“杨思人都知道的，摆点咸菜，炒

蛋、炒肉丝，这个东西好吃。”

只是，野生茭白不易得。清明以后，生长

期只有一个月。

“要到南面松江，或者黄浦江上游去剥。

很辛苦的，要穿长筒胶鞋下到泥地里。”

这样采回来的野生茭白，三斤只能剥出

一斤茭白芯，剥好的可以卖到四五十块一斤。

难怪本地阿姨爷叔面对这大自然的馈

赠，开心得像过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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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滩白领在 996 的时候，新华苑里的

本地人过着“朝五晚九”的生活。

下午四五点，居民们已经吃好晚饭，组团

去前滩公园散步了。

甚至，还有更早的。

下午 4点多，我们碰到“皮卡丘”阿姨的

时候，她不但已经吃好了晚饭，连晚间锻炼、

超市采购等环节都完成了。

这不，只见她两手各拿一瓶料酒，像是握

着两个哑铃一样向我们走来。

之所以叫她“皮卡丘”阿姨，是因为每次

看到她，她都戴一顶黄色鸭舌帽，帽子上印着

一双皮卡丘水汪汪的大眼睛。

她的生物钟是这样的：

早晨 4 点起床，4 点三刻出门跑步，6 点

十年前还没有名字的前滩，如今是城中新贵。

有人说，前滩的城市界面就跟从纽约帝国大厦看出去的曼哈顿一样。

当然，现代、摩登也意味着贵。

前滩的楼盘不仅拉起了最近一轮上海房价的上涨，还有人估算了一下，在前滩配套的幼儿园念到大学，标配升学路径学杂费需要近 600 万。

这背后的焦虑感不言而喻。

然而在前滩的咫尺之遥，出了东方体育中心地铁站，往东走十分钟，穿过济阳路高架，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远离内卷，怡然自洽。

到了晚间，这个叫杨思的地方，沐浴在前滩高楼霓虹光照之下，但这里的原住民依旧保持着过去生产队时代的作息习惯，生活里最重要的是闲聊、散步。

热情敞开的本地阿姨跟我们说：“这里房价有 8000 块（一平方）了吧。 ”

仿佛误入“桃花源”。

（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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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吃早饭；

早上 10点吃午饭；

下午 3点多吃晚饭，晚上 7点半睡觉。

她的生活每天这般周而复始，相当规律。

连习惯早睡早起的邻居们都叹为观止，

文气爷叔评价她的作息是“百里挑一”。

有时，“皮卡丘”阿姨喜欢坐在小区门口

保安亭外的“C 位”，跟保安、过往的邻居们

聊聊天。

之所以说它是C位，一来是位置好，二来

是很舒适。

这一方小天地就像是一个开放的会客

厅，茶几、冰箱、热水瓶、电风扇，样样都有，还

拉了根绳子挂毛巾。

椅子上方搭了个大棚，可以遮阳避雨。

所以，不时会有居民过来坐坐。

“倷来看房子啊？”“皮卡丘”阿姨也把

我们当成来买房的了。

她一头利落的短发，讲话同样是干脆爽

快的风格。此刻，正一屁股坐在C位上，跷了

个二郎腿。

她也不自觉地向我们推介起了这个小

区：“（你们要是）买了我旁边头，垃圾帮倷拎

拎了。”

“真的，伲邻舍走脱，都讲（像我这样的）

领舍没的。我垃圾都帮人家拎脱，衣裳（帮人

家）收进来。”

虽然现在小区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住户

是后来买房、租房住进来的，但整个小区仍有

着农村集体生活的气息。

“伲农村里习惯蹲了外头、坐了外头。”

“皮卡丘”阿姨说。

“倷正宗上海人都家家门管家家门，不出

来的。伲出来跑跑么，一趟生、两趟熟唻。”

保安爷叔也附和说：“（这里）原来大家

都是一个村的，亲眷搭亲眷，都亲的，老熟悉

的。”

爷叔人很客气，不过眼力劲儿也好，随即

指出我们“进来好长时间了”。

身处这样的熟人社区，“皮卡丘”阿姨并

不羡慕前滩的高级房子：

“埃里（那里）前滩是闹猛了，体育中心，

‘小陆家嘴’，不要太好哦地段。个末房价一

下上去了。我现在看房子（单价）要廿万，我

们这里房子七八万。”

和许多居民一样，提到正当红的前滩，她

的语气里并没有羡慕，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事实上，由于前滩规划的住宅有限、整体

房价偏高，许多在前滩上班的白领、餐馆等商

铺的打工人都租住在像新华苑这样与前滩

“一墙之隔”的小区里。

这里 55 平一室一厅的月租金约为 4500

元，71 平二室一厅的月租金约为 5000 元，近

90 平三室一厅的月租金也不过约 7000 元，

比前滩要便宜一倍。

而皮卡丘阿姨虽然熟稔前滩的房价和发

展，却鲜少去消费。

在她眼里，在前滩吃饭是“有钞票（的

人）去吃的”，而且“都要用手机买的（手机

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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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新华苑，沿着杨新路往东走，傍晚时

分，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个魔幻场景。

走着走着，在杨新路、长清路口突然出现

了硕大的红字———“三林”。

这块高耸的立碑坐落在一个圆形平台

上，周围是车水马龙。车流的外围，是一个半

圆形的看台广场。

夜色中，广场上响彻着舞曲版高胜美的

《潇洒的走》：“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名和姓，就

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提起”。

白天空无一人的平台，此刻变身为一个

圆形舞台。人们绕着这个 360 度看得到“三

林”大字的立碑跳着交谊舞。

而半圆形的阶梯式看台上，稀稀拉拉地

坐着居民全程观摩聊天。

一瞬间，我们嗅出了土味后现代古罗马

剧场的意味。

更神奇的是，长清路高压线过了成山路

埋入地下，高青路高压线到前滩地区埋入地

下通达浦西，南向分支过了中环后也埋入地

下。

唯独在这里，高压线坚持走地上，从广场

的看台穿过。

在全方位的感官刺激下，我们仿佛置身

于1990 年代的江南小镇。要不是可以看到远

处前滩中心的灯光闪耀，都快忘了“宇宙中

心”近在咫尺。

看台上，两位阿姨操着本地口音在聊天，

谈话内容涉及大润发和抽水马桶。

两位阿姨一个 78岁，一个 64 岁，各自拿

了一个购物袋垫在屁股下面，穿着同款渔夫

鞋，对称地各自跷起一只脚，豪放的画面有点

kappa 的 logo既视感。

“伲就（住）在杨新路呀，杨思电影院那

边。”阿姨们说。

其实，杨思影剧院早已换了名字，先是改

称“三林影剧院”，现在叫作“浦东大戏院”。

一个老称谓，彰显了她们老土地的身份。

“伲在杨思镇上的，住工房，伲（自家私

房）老早就拆脱了，原拆原造，仍旧待在此

地。”

她们告别农田，比新华苑的居民更早一

些。1984 年征地，1990 年拆迁，1993 年正式

搬进了今天住的工房。

她们说，眼前的“三林”立碑是后来才有

的，原来这里都是农田。

78 岁的阿姨现在退休工资是 3700 元。

她似乎很满意，说的时候忍不住笑起来。

对她来说，够了，“有的吃了”。

“老早天暗了还在田里做，也苦来兮的。

光线看不出了才结束，回去还要烧夜饭，小人

还要汏浴。侬讲多少忙？”

有时候，她们会三四个阿姨结伴，坐 576

路到城隍庙吃吃点心，然后再去南京路逛逛。

或者坐 986 上卢浦大桥，一站直达浦西，

20多分钟到淮海路。“去光明邨买蝴蝶酥。人

家都去买了么，阿拉也去买呀。小悠悠的蝴蝶

酥，要 48块一斤唻。”

———可能是光明邨名头太大，阿姨记错

了，48 块的小蝴蝶酥应该是在马路对面的哈

尔滨食品买的。

不过，那都是疫情之前的事了。大多数时

候，她的生活半径就在家附近的方圆一二公

里以内。

每天下午和老邻居出来散个步；晚上吃

好饭，在这个华城广场聊聊天。

最远就是去到长清路上的大润发了。

一街之隔的前滩，她似乎不感兴趣。除了

去年走去看过一次，就再也没去过。

观感只有一句：“老早去的辰光，还没开

张唻。”

两位阿姨没把我们当外人，东拉西扯竟

然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直到晚上 9点多，看到广场上跳舞的人

几近散去，才猛然醒悟：“喔唷，今天白相晚

了，要死了。”

分别的时候，阿姨们欢迎我们下次再来，

说是晚上一直坐在这儿。“聊得开心唻，就像

认得一样，下趟好攀亲眷了。”

远处前滩高楼的灯光闪烁着，办公楼里

的年轻人仍在搬砖打拼中。

有人说，未来属于前滩的生活方式是：住

在前滩的豪宅，在前滩中心上班，在前滩太古

里 shopping，在前滩香格里拉约会。

每天工作、生活的半径就在方圆一公里

的范围内，在这一点上，倒是和杨思的阿姨们

殊途同归了。

距离前滩不远有一个叫新华苑的小区

都是认识几十年的邻居相互打起招呼来很是热络

这块写着“三林”的高耸立碑在广场上颇为醒目

爷叔阿姨们聚在这块空地上向我们介绍了杨思的历史

本版图片/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 韩小妮


